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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3 年年五五登登珠珠峰峰，无无腿腿老老人人终终圆圆梦梦

新华社记者张博文、周万鹏

75 岁的闫福仁奔跑在长春国际马拉松的赛道上时，周围跑
者都是赞叹的目光。当他以 4 小时 33 分的成绩冲过“全马”终点
线时，迎接他的是观众们的阵阵掌声。

“比赛前好多人都来问我的年龄，他们知道我 75 岁之后都
对我竖大拇指。”赛后闫福仁说，“今天在家门口跑马，大家又对
我这么热情，跑得很过瘾！”

这是 75 岁的闫福仁完成的第七个“全马”。

闫福仁家住吉林省长春市劳动公园附近，每天他都会绕
公园或学校操场跑上 15 公里，这是他从 1998 年开始便保持
下来的习惯。年轻时的闫福仁当过兵，身体素质良好，之后来
到长春当工人，也常常与各种运动器械为伴。1998 年，从工作
岗位上退下来的他爱上了长跑，还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跑
友。

如今，一起跑步的好友已经发展成了 300 多人的跑团。每
年，闫福仁都会和跑团成员们一起报名参加各项马拉松赛事。

“哈尔滨马拉松的赛道最好，秦皇岛的观众非常热情，而

‘北马’赛道经过各种著名建筑，跑起来比较‘有劲儿’。”对于自
己跑过的城市，闫福仁总是津津乐道。

今年是闫福仁第一次参加长春国际马拉松，他毫不犹豫
就报了难度最大的“全马”。老人的自信并非没有原因，已经
75 岁的他胸肌依旧结实，每天除了跑步还要去健身房锻炼一
两个小时，冬天还会去长春南湖冬泳。前几天，他在健身房举
行的“平板支撑”比赛中以十分钟的成绩拿了第一名。

“成绩怎么样其实并不重要，我主要是享受这个过程。‘全
马’跑到三十多公里的时候确实会很艰苦，但坚持完赛时会非

常有成就感，心里美滋滋的。”闫福仁说。
闫福仁跑马拉松时常会遇到年轻人找他合影，说要把照

片拿给自己的父母看，鼓励他们也多参加体育锻炼增强体质。
闫福仁觉得，长跑改变的不只有体魄。

“马拉松让我的心态更好了、心胸更开阔了，现在遇到什
么困难我都觉得不算啥大事儿。”今天比赛过后，闫福仁决定
明年还要继续跑“长马”，而对于自己未来的“跑马”生涯，老人
也有着自己的规划。

新华社长春 5 月 27 日电

75 岁的“全马爷爷”：跑完七个“全马”，明年继续跑

▲ 5 月 23 日，夏伯渝登顶成功后在北京一家医院疗
伤。 本报记者郭沛然摄

▲夏伯渝在小区做引体向上。

本报记者程露、倪元锦

暴风雪还是来了。
所幸，这次是在夏伯渝登顶 10 分钟后。
从珠穆朗玛峰南坡大本营出发，经过 7 天跋涉，5 月 14 日，

69 岁的夏伯渝，穿戴义肢，终于站在世界最高峰的顶端。
“我知道自己迟早会登顶，只是没想到用了 43 年。”夏伯渝

坐在北京一家医院的病床上，两颊仍见冻伤的血痂。
这是夏伯渝迄今第五次攀登珠峰，也是第一次成功登顶。他

成为继新西兰人马克·英格利斯 2006 年登顶珠峰之后，又一个
登上珠峰的双腿截肢者。

夏伯渝 1949 年 7 月生于重庆，后随父母到青海省支边，从
小酷爱足球，“体能特别好”。

1974 年，在一家机床铸造厂当钳工的夏伯渝被国家登山队
选中。

“我当时听说可以免费体检，还能去北京转一圈，就报名
了。”他说。

没想到，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命运。
1960 年，中国登山队首次登顶珠峰，创造了人类首次从北

坡成功登顶的历史。1975 年，中国登山队再次攀登珠峰。夏伯渝
是成员之一。

珠穆朗玛峰海拔 8844 . 43 米，为世界最高峰，雄踞喜马拉
雅山脉中段的中国和尼泊尔两国的边界线上。

他和队友攀到 8600 米时遭遇暴风雪，不得不下撤。夏伯渝
在途中双脚严重冻伤。

几天后，他躺在医院里等待截肢手术时，从收音机里听到队
友登顶的消息，悲喜交加。

“我为他们能完成任务而感到高兴，但想到自己没在其
中又很失落。我不敢想象未来的生活可能要在轮椅上度过
了。”

珠峰成了夏伯渝心中的一座山。

8844 米，他用了 43 年

医生提醒夏伯渝可以安装义肢，像常人一样生活，甚至可以
继续参加体育运动。这重新燃起了夏伯渝的希望。

他暗下决心，只要自己能动，一定要登上珠峰。
虽然花了 43 年圆梦，但夏伯渝在峰顶只待了不到 10 分钟。
他拄着两根登山杖，努力用钛合金材质的义肢多走了几步，

想到山的边缘看看。他通过对讲机，经珠峰大本营的电话连线，
向远在北京的妻子报平安。

“我终于站在了我梦想了 41 年的珠峰 8848 的顶峰！”他大
声说。

事后，夏伯渝调侃自己因太激动把“43 年”说成了“41 年”。
1975 年，他的队友们曾测定珠峰海拔约为 8848 米。2005 年，中
国重新进行了珠峰高程测量，确定峰顶岩石面海拔高程为
8844 . 43 米。

“老夏，你一定要平安回来。”他的妻子在电话中说。
先于夏伯渝登顶的登山者过来跟他合影。他还没来得及拍

单人照，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就迫使所有登山者立刻下撤。
“我想好的两个照相姿势都没来得及摆。”夏伯渝颇为遗

憾。
他预设的两张单人照，一张是高举国旗的，另一张是自己用

登山杖指向蓝天，取下氧气面罩，“不能光看见脚啊”。
下山比上山更艰险。他和夏尔巴向导花了两天才返回海拔

5300 多米的大本营。
挑战来自义肢和暴风雪。
夏伯渝带了两副不同用途的义肢，一副走岩石，一副踏冰

雪。由于义肢无法传递感觉，和一般人相比，他在一些险要地带
要多付出一倍体能。低温冻住了部分螺丝，更糟的是，高强度运
动和低温严寒使他的腿肿起来。早上起床后，他无法将义肢牢固
地安装在腿上。

持续的暴风雪使得登山镜的镜片结了一层冰霜。“我什么都
看不见，到处一片白茫茫，要用指甲抠才能弄干净眼镜。”他说。

夏伯渝的义肢数次卡进冰缝里，夏尔巴向导不得不将冰缝
凿开一点儿，以便帮他拔出义肢。

“我当时想完蛋了。万一假肢卡在冰缝里从腿上脱落，我会

死在雪山上吧。”他说。
他唯有紧握登山绳，一步一步艰难地走。
2014 年，他抵达位于尼泊尔境内的珠峰南坡大本营。但

南坡发生严重雪崩，多名夏尔巴高海拔工作者不幸身亡，登山
道路也被冲毁。

2015 年，他再次来到南坡大本营。尼泊尔发生大地震，他
的珠峰梦想再次搁置。

2016 年，夏伯渝第四次尝试。历史惊人地相似，在距顶峰
不到一百米时，暴风雪阻拦了他。

“我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冲顶。
我想不顾一切冲上去，哪怕下不来了。”他说。

可当他回头看见随行的夏尔巴向导时，内心开始挣扎。他
们只有二三十岁，以出生入死做雪山向导为职业，往往是一人
担负全家的生计。

“他们不能因我的梦想而死。我决定下撤。”

梦想的力量

失去双脚的夏伯渝成了中国登山协会的一名工作人员，
主要负责管理档案。同时，他还参加残疾人运动会和国际攀岩
锦标赛，多次获得奖牌。

命运并没有眷顾夏伯渝。他患上癌症并转移至淋巴，经历
多次手术；在第一次截肢 20 年后，残端伤口反复感染，无法正
常穿戴义肢，他又经行了一次小腿截肢手术。

2008 年，他戴着义肢重返珠峰北坡大本营，为北京奥运
火炬珠峰传递活动加油助威。那次经历让他觉得梦想可能并
非遥不可及。

他的儿子夏登平说：“我爸联系了第一个戴假肢登上珠峰
的新西兰人，和他讲了自己的情况。那个人说‘你或许也可以
的’。我爸决定挑战自己。”

夏伯渝认为，自己的适应性、耐寒能力、体能都是适合登
山的。此外，他还将胜利归功于坚持梦想。

他的坚持并非常人所能想象。
为了向珠峰发起第五次冲锋，他加强了日常训练。每天早

晨 4 点起床，开始 90 分钟力量训练，包括负重 10 公斤 1500
个深蹲、100 个引体向上、360 个俯卧撑等。随后，他骑车到离
家 20 公里外的香山开始登山训练。

为了获得更多用义肢攀登雪山的经验，他攀登了海拔
7546 米的慕士塔格峰、6178 米的玉珠峰、主峰海拔 6250 米
的四姑娘山及巴郎山等，还徒步穿越了腾格里沙漠。每次登
山，他或多或少都会受伤，需要休养一段时间。

登山是一项昂贵的运动。对于每月退休工资 6000 多元的
夏伯渝来说，获得赞助可以助他圆梦。为此，他上了几档电视
真人秀节目。

“我并不想被媒体过度包装，但我需要费用，需要让更多
人知道我的故事。”夏伯渝说。不算赞助，他估算自己在登山上
的支出约 35 万元。

他说，要登珠峰，顶级装备需要 10 万元，还要支付探险公
司 30 万至 50 万元不等的费用，后者将为尼泊尔境内的登山
者提供包括吃、住、训练及向导等一站式服务。

有批评者认为，夏伯渝的成功可能会给残障人士树立并
不理想的榜样，鼓励更多人拿生命冒险。

虽然夏伯渝表示没想过自己的梦想会对别人有什么影
响，但建议人们首先考量自己的能力，包括体能、适应性、经验
等。

“不能冲动。无论在任何时候，生命高于一切。”他说。

一个人的珠穆朗玛

每次远行登山之前，夏伯渝都会向妻子和儿子交代很
多事情，比如提醒他们何时交水电费、自己买了什么保险
等。

“我知道自己不一定能回来。”
为了安慰家人，他总说这是最后一次登山，却屡次食言。
夏伯渝截肢后经人介绍与妻子相识、结婚，生下儿子，取

名“登登”。
他说，这并不是想让孩子以后去登山，而是希望他能

记住自己的父亲是一名登山者。

夏伯渝登珠峰并没有获得家人明确的支持。“但他们支
持我为了实现梦想而努力的过程。他们知道我一生经历过很
多苦难，登上珠峰是我的心愿，不愿我有遗憾。或者因为，他
们知道反对也没有用。”他说。

34 岁的夏登平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父亲的故事，他
的小学同学都知道，“认为我爸非常伟大”。

夏登平的体育运动都是父亲教的。
“我 10 岁时，骑自行车去奶奶家要一个小时，挺累的，但

爸爸说要坚持。”他说。
夏伯渝每次登珠峰都会背同一个包，夏登平管它叫“75

年的包”。
“1975 年他第一次登珠峰的那包装备在我们家很神圣。

羽绒服、背包都是单独放好的。”夏登平说。
在父亲冲顶前，他悄悄到了珠峰大本营，这也是他第一次

见到珠峰。
登顶成功后，夏伯渝返回大本营，一个人坐在椅子上休息

时，旁边来了一个人，他以为是记者。
扭头发现是自己的儿子，他很吃惊：“你怎么来了？”
“我走上来的。”
“你还能走上来？”
夏登平告诉记者，通往珠峰南坡大本营的路，他父亲从

2014 年开始走了四遍，“我也应该走一遍”。
“不管成败，我觉得这是他最后一次登珠峰了，应该去支

持他。第二个原因，我妈说：‘你得去！’”夏登平说。
“她并不十分支持，但支持我支持。”
夏伯渝的卧室有一幅珠峰壁画，会根据不同的光变成

不同颜色——— 蓝天下的珠峰、夕阳下的珠峰、星空下的珠
峰。

夏伯渝的人生经历正在被制作成一部纪录片。
当有人用“征服珠峰”来表述他的梦想时，他马上予以纠

正。
“不是我征服了珠峰，而是珠峰接纳了我。人在大自然面

前太渺小了，大自然永远不会被征服，但人的命运却是可以
的。”

为了向珠峰发起第五次冲锋，

他每天早晨 4 点起床，开始 90 分

钟力量训练 ，包括负重 1 0 公斤

1500 个深蹲、100 个引体向上、360

个俯卧撑等。随后，他骑车到离家

20 公里外的香山开始登山训练

“不是我征服了珠峰，而是珠

峰接纳了我。人在大自然面前太渺

小了，大自然永远不会被征服，但

人的命运却是可以的”

▲ 2018 年 5 月,夏伯渝在登顶前更换义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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